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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上
周
專
欄
的
題
目
是﹁
阿
卡
耶
夫
與
絲
綢
之
路﹂
，
談
到

李
白
與
今
中
亞
的
關
係
及
中
亞
人
對
他
的
喜
愛
。
見
報
次

日
，
我
便
收
到
同
事
小
茅
的
微
信
，
補
正
了
我
短
文
中
未
言

及
的
訊
息
。

小
茅
說
：
李
白
的
先
人
是
在
隋
末
被
流
放
到
托
克
馬
克

的
，
當
時
托
克
馬
克
屬
西
突
厥
，
李
白
老
爸
據
說
是
大
商
人
，
五

歲
被
父
親
帶
回
四
川
；
托
克
馬
克
當
時
在
隋
的
版
圖
上
，
也
在
後

來
唐
的
版
圖
上
，
唐
設
行
政
區
隴
右
道
，
由
安
西
節
度
使
管
轄
，

當
時
唐
朝
是
真
正
開
放
的
國
際
化
時
代
，
李
姓
王
朝
有
史
家
考
證

是
有
西
域
少
數
民
族
︵
鮮
卑
人
︶
血
統
的
，
故
盛
唐
在
民
族
包
容

性
上
很
強
大
，
絲
綢
之
路
也
因
此
而
輝
煌
。
小
茅
喜
歡
西
域
史
，

他
的
補
充
和
點
評
太
精
彩
了
，
用
句
時
髦
官
話
說
，
研
究
李
白
、

盛
唐
和
絲
綢
之
路﹁
具
有
重
要
的
現
實
意
義﹂
。

︽
道
教
徒
的
詩
人
李
白
及
其
痛
苦
︾
是
我﹁
發
現
另
一
個
李

白﹂
最
好
的
一
本
書
，
送
我
書
的
是
美
籍
華
人
高
震
寰
先
生
。
二

零
零
八
年
炎
夏
的
一
個
中
午
，
在
北
京
王
府
井
附
近
一
處
茶
舍

裡
，
高
先
生
神
情
興
奮
，
眼
前
放

一
大
摞
書
，﹁
剛
從
王
府
井

書
店
回
來
，
那
裡
的
好
書
太
多
了
。﹂
他
說
，
自
己
退
休
在
美
國

家
中
，
每
天
工
作
就
是
讀
書
。
高
先
生
見
多
識
廣
，
我
們
神
聊
了

兩
個
多
小
時
，
臨
別
，
他
送
我
上
面
提
到
的
書
留
念
。

︽
道
教
徒
的
詩
人
李
白
及
其
痛
苦
︾
作
者
是
李
長
之

︵1910-1978

︶
，
山
東
利
津
人
，1931

年
考
入
清
華
大
學
生
物

系
，
兩
年
後
轉
入
哲
學
系
，
師
從
金
岳
霖
先
生
，
與
吳
組
湘
、
林

庚
、
季
羨
林
並
稱
為﹁
清
華
四
劍
客﹂
，
還
著
有
︽
司
馬
遷
之
人

格
與
風
格
︾
、
︽
陶
淵
明
傳
論
︾
、
︽
批
判
精
神
︾
等
。
李
長
之

寫
︽
李
白
︾
時
不
過
二
十
六
七
歲
，
深
受
德
國
古
典
哲
學
和
美
學
思
想
浸

染
，
採
用
尼
采﹁
生
命
哲
學﹂
和
弗
洛
伊
德﹁
精
神
分
析﹂
法
寫
出
︽
道
教

徒
的
詩
人
李
白
及
其
痛
苦
︾
一
書
，
轟
動
一
時
，
至
今
對
李
白
研
究
具
有
重

大
而
廣
泛
影
響
。

李
長
之
先
生
在
開
篇
導
論
中
便
闢
專
節﹁
異
國
的
精
神
教
養﹂
，
評
價
李

白
像
大
詩
人
屈
原
一
樣
，﹁
那
精
神
乃
是
有
點
歐
洲
意
味
的﹂
。
他
說
，
考

證
李
白
籍
貫
最
重
要
的
史
料
應
是
其
同
時
代
族
叔
李
陽
冰
的
︽
草
堂
集

序
︾
，
以
及
魏
顥
的
︽
李
翰
林
集
序
︾
、
劉
全
白
的
︽
唐
故
翰
林
學
士
李
君

碣
記
︾
和
范
傳
正
的
︽
唐
左
拾
遺
翰
林
學
士
李
公
新
墓
碑
並
序
︾
。

書
中
寫
道
，
李
白
在
︽
與
韓
荊
州
書
︾
中
說
：﹁
白
隴
西
布
衣﹂
；
在

︽
贈
張
相
鎬
︾
詩
中
也
說
：﹁
本
家
隴
西
人
，
先
為
漢
邊
將
。
功
略
蓋
天

地
，
名
飛
青
雲
上
。
苦
戰
竟
不
侯
，
當
年
頗
惆
悵
。﹂
李
長
之
推
論
，
李
白

故
人
很
可
能
是﹁
飛
將
軍﹂
李
廣
，
李
廣
正
是
隴
西
人
，
按
照
最
近
事
實
的

看
法
，
可
以
認
為
李
白
是﹁
華
僑﹂
。

妙
哉﹁
華
僑
說﹂
。
大
家
知
道
，
李
白
西
域
人
出
身
背
景
，
其
孩
子
名
也

都
有
異
域
色
彩
，
頗
黎
、
明
月
奴
等
。
因
為
是﹁
華
僑﹂
，
李
白
才
精
通
西

域
各
國
文
字
，
能
夠
在
朝
廷
作
︽
答
蕃
書
︾
了
。
也
許
是
我
在
李
白
出
生
地

西
域
︵
今
吉
爾
吉
斯
斯
坦
︶
工
作
過
，
也
參
觀
過
他
的
長
眠
之
地
當
塗﹁
李

白
衣
冠
塚﹂
，
這
可
能
是
我
格
外
喜
歡
李
白
的
緣
故
吧
。

前
蘇
聯
讀
者
十
分
喜
愛
李
白
。
哈
薩
克
斯
坦
漢
學
家
小
阿
烏
埃
佐
夫
就
曾

告
訴
我
，
他
最
喜
歡
的
中
國
王
朝
是
唐
代
，
也
願﹁
生
為
唐
朝
人﹂
。
塔
吉

克
斯
坦
大
使
阿
利
莫
夫
演
講
時
，
喜
歡
用
俄
語
背
誦
李
白
詩
句
，
讓
我
這
個

﹁
高
翻﹂
無
地
自
容
。
可
見
，
李
白
是
中
國
的
，
也
是
世
界
的
。
正
是
由
於

李
白
獨
特
的﹁
異
國
出
身﹂
和﹁
異
國
精
神﹂
，
才
可
以
找
到
那
麼
多
的

﹁
異
國﹂
知
音
，
激
發
精
神
共
鳴
。

眼
下﹁
一
帶
一
路
熱﹂
方
興
未
艾
，
但
不
應
只
是﹁
經
濟
熱﹂
，
而
應
是

﹁
文
化
熱﹂
。
因
為
只
有
海
納
百
川
的
包
容
精
神
和
氣
度
，
才
能
產
生
像
李

白
這
樣
的
偉
大
詩
人
，
成
就
像
唐
朝
一
樣
偉
大
的
時
代
！

李白原來是「華僑」

三
蘇
與
倪
匡
同
是
香
港
享
譽
一
時
的﹁
稿

霸﹂
，
也
是﹁
爬
格
子﹂
致
富
的﹁
動
物﹂
。

兩
人
還
有
一
共
同
點
，
就
是
寫
作
速
度
驚
人
。

據
說
，
三
蘇
日
塗
萬
言
，
不
疾
筆
怎
有
此
功
！

蓋
其
還
有
諸
多
交
際
與
應
酬
也
。
同
樣
，
倪
匡

亦
產
量
驚
人
，
下
筆
如
機
器
，
一
發
就
不
可
收

拾
，
由
晨
光
熹
微
寫
到
中
午
就
收
筆
，
下
午
起
耍

樂
去
也
。
兩
人
還
有
一
點
相
似
，
就
是
寫
作
時
的

怪
態
。

話
說
三
蘇
是
交
際
紅
人
，
來
電
者
殊
多
，
他
來

者
不
拒
，
一
拿
起
話
筒
，
就﹁
雞
啄
唔
斷﹂
，
一

﹁
啄﹂
每
每
兩
三
個
小
時
。
幸
他
可
一
邊
聽
電

話
一
邊
寫
稿
，
絲
毫
不
阻
文
思
。
但
文
林
喧
傳
，

他
寫
稿
時
如
車
衣
，
車
衣
要
用
兩
隻
手
，
即
是
他

聽
電
話
時
就
不
能
車
衣
了
？
這
我
無
緣
見
識
，
但

車
衣
本
領
，
我
卻
有
機
會
目
睹
。

當
年
，
我
任
職
一
出
版
社
。
一
日
，
雜
誌
等
三

蘇
稿
件
落
版
，
主
編
電
催
。
三
蘇
說
：﹁
馬
上

得
，
派
人
來
取
吧
。﹂
取
稿
責
任
頓
落
在
我
身
上
，
於
是
坐
車

直
上
他
北
角
雲
峰
大
廈
寓
所
。
及
到
，
撳
鈴
，
開
門
的
正
是
三

蘇
，
一
身
睡
衣
，
一
臉
倦
意
，
似
剛
午

覺
醒
來
，
家
中
別
無
他
人
。

﹁
細
路
，
你
等
一
下
。﹂
三
蘇
說

罷
，
即
取
出
一
疊
稿
紙
，
坐
在
客
廳
餐

桌
前
，
右
手
握
管
，
卻
不
揮
寫
，
只
稿

紙
上
下
移
動
，
真
如
車
衣
也
，
如
此
一

張
又
一
張
，
絕
不
阻
滯
，
頃
刻
寫
就
十

餘
張
，
看
得
我
目
瞪
口
呆
。

自
此
之
後
，
如
需
索
稿
，
我
十
分
樂

意
上
雲
峰
，
看
車
衣
。

在
此
補
一
筆
，
三
蘇
的
車
衣
稿
，
一
行
之
中
，
我
只
認
得
幾

個
字
，
如
此
天
書
，
當
時
的
報
館
字
房
，
是
有
專
人
為
他
執
稿

的
。三

蘇
車
衣
快
，
自
是
日
車
萬
言
。
另
一
怪
倪
匡
，
自
言
一
小

時
可
寫
九
張
五
百
字
的
稿
紙
。
九
五
四
十
五
，
即
是
四
千
五
百

字
。
他
還
有
一
本
領
就
是
事
前
毫
無
腹
稿
，
只
要
一
打
開
稿
紙

就
可
以
寫
了
。

他
怎
樣
寫
？

有
一
次
登
上
他
賽
西
湖
的
寓
所
，
見
書
房
有
一
座
寫
生
用
的

木
架
，
他
也
懂
繪
畫
？
非
也
，
原
來
他
寫
稿
時
，
半
躺
椅
上
，

稿
紙
放
於
木
架
，
抬
首
，
舉
手
懸
空
疾
寫
；
寫
成
的
稿
子
雖
不

似
三
蘇
的
天
書
，
但
字
曱
甴
，
潦
草
不
堪
。
幸
報
館
每
有
執
字

奇
人
，
看
得
懂
。

寫
稿
如
寫
生
，
魏
力
、
岳
川
、
衛
斯
理
的
作
品
，
就
是
這
樣

出
產
的
。

倪
匡
和
三
蘇
一
樣
，
甚
麼
也
可
以
寫
。
他
曾
自
印
了
一
張
大

卡
片
，
印
了
一
百
張
，
上
書
：

﹁
專
寫
科
學
神
怪
社
會
倫
理
文
藝
愛
情
科
學
幻
想
武
俠
奇
情

偵
探
推
理
小
說
散
文
雜
文
各
種
論
文
電
影
劇
本
。﹂

卡
片
下
有
兩
行
小
字
：﹁
文
稿
準

期
，
價
錢
克
己﹂
。
但
只
派
了
第
三

張
，
就
給
徐
復
觀
大
罵
一
頓
。
他
說

不
敢
再
派
了
。

品
種
如
是
之
多
，
三
蘇
的
怪
論
，

倪
匡
是
不
為
的
；
而
倪
匡
的
科
幻
，

三
蘇
也
是
不
為
的
。
有
一
樣
倪
匡
是

學
不
來
的
，
就
是
三
蘇
的
三
及
第
。

香
江
稿
界
奇
人
，
非
兩
人
莫
屬
。

三蘇與倪匡

英
國
好
友
結
伴
到
四
川
一
遊
，
原
來
彼
邦
華
人
由
於○

八

年
四
川
地
震
籌
款
救
災
得
力
，
國
家
特
別
推
出
僑
胞
旅
遊
優

惠
，
目
的
是
讓
大
家
對
中
國
更
認
識
，
二
百
英
鎊
七
天
成
都

九
寨
溝
純
玩
遊
，
我
以
為
只
有
羨
慕
的
份
兒
，
怎
料
有
團
員

退
出
找
人
補
上
，
我
也
樂
意
了
解
此
類
旅
行
團
的
感
受
。

來
自
英
、
美
、
澳
、
港
的
旅
客
到
達
成
都
，
導
遊
小
姐
說
得
一
口

流
利
英
語
，
不
斷
吹
噓
到
過
多
少
國
家
，
也
不
時
對

麥
克
風
說
人

生
道
理
，
甚
麼
人
生
苦
短
，
她
的
樣
子
真
的
苦
瓜
臉
，
不
時
吐
苦

水
，
指
其
實
國
家
的
優
惠
期
早
已
過
了
，
他
們
包
團
包
得
好
辛
苦
。

其
實
我
們
也
不
好
過
，
每
頓
飯
必
不
見
人
影
，
客
人
要
喝
茶
添
飯
加

椅
子
也
要
自
己
張
羅
。
想
想
團
費
如
此
便
宜
也
忍
忍
。

記
得
以
前
到
樂
山
大
佛
，
坐
遊
覽
船
是
必
然
項
目
，
導
遊
詳
細
說

出
歷
史
背
景
，
為
何
佛
眼
睛
曾
經
閉
上
，
現
在
又
張
開
；
還
有
介
紹

由
幾
個
海
上
小
山
連
成
一
體
的
睡
佛
，
遠
觀
倒
像
一
尊
大
佛
躺
在
水

面
上
入
睡
了
，
有
趣
。
今
回
船
期
一
小
時
七
十
塊
，
上
船
後
半
小
時

一
同
等
客
，
接

開
船
至
樂
山
大
佛
對
開
，
船
主
指
示
大
家
拜
拜
，

再
排
隊
在
船
頭
與
大
佛
合
照
，
每
個
動
作
拍
一
張
，
原
來
每
張
收
費

廿
元
，
相
片
未
到
手
已
收
錢
，
真
無
奈
。
回
到
岸
上
剛
好
一
小
時
，

甚
麼
也
看
不
清
已
夠
鐘
，
太
過
分
。
平
價
團
最
恐
怖
是
最
後
兩
天
的

購
物
行
程
，
內
地
旅
行
團
總
有
參
觀
絲
棉
被
一
役
，
但
，
怎
可
能
每
次
都
選
購

一
套
？
家
中
還
有
未
開
啟
的
。
那
天
又
到
了
絲
棉
被
工
場
，
看
得
出
，
在
他
們

眼
中
，
這
一
班
是
踏

英
鎊
和
美
金
而
來
的
肥
羊
，
示
範
完
畢
，
經
理
露
出
四

萬
的
笑
容
：﹁
騎
騎
，
這
套
一
萬
七
千
人
民
幣
！﹂
甚
麼
，
我
聽
錯
嗎
？
平
日

最
貴
也
是
三
千
多
，
我
們
打
個
眼
色
，
結
果
一
行
十
八
人
沒
有
開
一
張
單
。
回

到
車
上
，
導
遊
真
的
開
火
了
：﹁
我
對
你
們
很
失
望
！
為
甚
麼
團
費
這
樣
平
，

一
定
要
購
物
，
下
一
站
我
對
你
們
很
有
期
望
，
知
道
嗎
？﹂
我
終
於
知
道
，
年

前
面
對
香
港
導
遊
阿
珍
的
旅
客
，
心
情
是
何
等
的
惡
劣
？
我
的
天
，
下
一
站
是

玉
石
店
，
走
出
一
名
彪
形
大
漢
，﹁
我
不
是
店
員
，
我
是
老
闆
之
子
，○

八
年

北
京
奧
運
的
獎
牌
就
是
本
公
司
承
包
製
作
的
。﹂
我
們
當
然
不
相
信
，
也
無
心

聽
講
，
他
忽
然
彈
出
一
句
：﹁
你
們
為
何
愈
站
愈
遠
，
我
發
覺
你
們
當
我
是
匪

徒
…
…﹂
心
想
你
真
聰
明
。
導
遊
與
我
們
的
關
係
愈
來
愈
緊
張
，
到
了
藥
店
，

他
們
要
團
友
試
試
藥
水
泡
腳
，
浸

熱
水
大
家
跑
不
動
，
有
大
夫
走
過
來
義

診
，
把
脈
、
看
舌
，
要
買
的
，
可
送
的
，
威
逼
利
誘
，
觸
目
驚
心
，
結
果
我
們

商
量
夾
一
千
大
元
給
她
作
打
賞
，
告
知
我
們
不
會
買
一
些
用
不

的
東
西
回

去
，
她
面
無
表
情
地
把
錢
收
下
來
，
沒
有
一
句
謝
謝
，
我
們
也
別
無
他
法
。

四
川
最
後
一
夜
，
旅
遊
巴
載
我
們
返
酒
店
後
，
導
遊
已
不
知
所
終
，
我
想
僑

胞
返
國
旅
遊
就
是
出
自
一
顆
熾
熱
的
心
，
見
到
可
支
持
的
地
方
一
定
盡
力
而

為
。
但
，
同
胞
們
自
強
的
力
度
，
也
要
加
大
才
好
。

讓人無奈的旅行團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早
前
有
則
宿
霧
的
新
聞
，
於
是
想
起
這
個

多
年
前
去
過
開
會
的
菲
律
賓
城
市
。
印
象
中

宿
霧
雖
有
超
豪
的
海
濱
酒
店
，
外
面
卻
是
一

個
貧
窮
世
界
：
街
上
的
牛
，
瘦
得
皮
包
骨
，

教
堂
很
多
，
而
跟
菲
國
其
他
地
方
一
樣
，
到

處
都
有
攤
販
賣
貝
殼
造
的
七
彩
小
擺
設
，
像
風

鈴
，
手
工
很
美
，
又
大
，
有
些
明
顯
是
為
北
美
兩

層
高
的
獨
立
屋
造
的
，
比
如
十
多
呎
長
的
貝
殼
燈

飾
，
由
天
花
頂
美
美
的
垂
下
來
。

風
鈴
這
東
西
，
現
在
很
少
見
了
，
青
年
人
要
去

日
本
廟
宇
才
會
見
到
真
正
美
的
風
鈴
。
我
們
那

代
，
風
鈴
從
家
裡
消
失
，
會
不
會
是
由
公
屋﹁
上

流﹂
往
私
人
屋
苑
開
始
呢
？
小
時
候
住
公
屋
或
津

貼
房
屋
的
一
代
，
家
家
有
騎
樓
，
很
多
都
會
在
騎

樓
玻
璃
門
掛
串
風
鈴
，
喜
歡
風
起
時
它
清
脆
的
聲

音
。
到
我
們
廿
多
歲
搬
出
來
住
，
風
鈴
還
是
流
行
的
。
雖
然

小
單
位
沒
騎
樓
，
不
過
朋
友
之
間
，
出
門
旅
行
如
見
到
漂
亮

的
風
鈴
，
仍
會
買
來
當
小
禮
物
互
相
饋
贈
。
沒
騎
樓
，
就
掛

在
窗
上
，
但
收
起
來
不
掛
的
可
能
也
不
少
。
風
鈴
的
聲
音
，

一
直
伴

我
度
過
八
九
十
年
代
。
不
知
幾
時
開
始
，
卻
漸
遠

漸
無
聲
。
現
在
家
裡
連
箱
底
也
找
不

一
個
風
鈴
。

這
玩
意
的
全
盛
時
期
，
品
種
真
是
好
多
，
銅
鑼
灣
的
日
式

百
貨
公
司
，
像
大
丸
、
松
坂
屋
，
都
有
。
金
屬
風
鈴
最
清

脆
，
木
風
鈴
的
聲
音
，
拙
啞
而
古
樸
；
貝
殼
造
的
，
是
種
輕

輕
的
碰
撞
聲
，
絮
絮
的
，
令
人
安
心
。
當
然
也
有
塑
膠
風

鈴
，
優
點
是
色
彩
造
型
非
常
大
膽
，
走
青
春
型
格
路
線
，
聲

音
跟
貝
殼
有
點
相
似
，
但
更
啞
一
些
。
但
膠
風
鈴
還
是
視
覺

享
受
多
一
些
，
聲
音
並
不
怎
樣
。

這
些
風
鈴
我
都
有
過
。
最
早
的
是
爸
媽
家
中
的
金
屬
風

鈴
，
是
便
宜
的
本
地
貨
，
不
過
也
很
漂
亮
，
中
間
吊
個
墜

子
，
底
端
是
個
吉
利
的
薄
片
金
字
，
像﹁
福﹂
，
或

﹁
壽﹂
，
長
長
的
垂

，
很
是
搖
曳
生
姿
。
爸
爸
也
喜
歡
風

鈴
熱
鬧
的
聲
音
，
不
過
有
時
打
颱
風
或
颳
北
風
，
叮
叮
噹
噹

亂
響
，
實
在
受
不
了
，
便
用
橡
皮
圈
把
風
鈴
幾
隻﹁
腳﹂
朿

起
來
，
滅
它
的
音
。
那
時
幾
乎
家
家
有
風
鈴
，
也
愛
風
鈴
。

究
竟
是
幾
時
開
始
，
風
鈴
在
這
城
市
消
失
的
呢
？

宿霧風鈴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在
韓
國
首
都
首
爾
市
，
近
十
年
來
，
有
兩
項
令

其
居
民
最
引
以
為
傲
的
城
市
奇
蹟
工
程
︱
︱
清
溪

川
整
治
、
東
大
門
設
計
廣
場
，
前
者
被
譽
為
市
區

的
綠
洲
、
鬧
市
中
的
清
流
，
後
者
則
是
首
爾
作
為

設
計
之
都
的
典
範
。

清
溪
川
橫
越
首
爾
十
點
八
四
公
里
，
過
去
是
朝
鮮

時
代
︵1392~

1910

︶
作
為
首
爾
下
水
道
使
用
的
地

方
。
前
韓
國
總
統
李
明
博
就
任
首
爾
市
長
期
間
，
利

用
三
年
時
間
推
動
復
原
清
溪
川
工
程
，
二
零
零
三
年

七
月
完
全
拆
除
了
清
溪
高
架
道
路
，
之
後
利
用
兩
年

零
三
個
月
時
間
展
開
了
復
原
工
程
，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將
五
點
八
四
公
里
原
來
是
污
穢
不
堪
的
臭
水
，

整
治
為
清
澈
見
底
的
清
溪
川
泉
水
，
還
原
給
首
爾
市

民
。從

清
溪
廣
場
開
始
的
流
水
總
共
穿
越
二
十
二
座
橋

流
向
漢
江
，
中
間
配
置
幾
個
觀
光
景
點
，
其
中
可
說

是
清
溪
川
象
徵
的﹁
清
溪
廣
場﹂
，
因
為
經
常
舉
辦

各
種
文
化
活
動
而
出
名
。

燭
火
噴
泉
是
清
溪
廣
場
另
一
個
觀
光
景
點
，
長
四
公
尺
兩
段
式

的
瀑
布
，
落
入
清
溪
川
的
一
剎
那
，
便
會
開
始
流
向
漢
江
，
晚
上

的
燭
火
噴
泉
藉

華
麗
的
燈
光
更
呈
現
出
美
輪
美
奐
的
光
線
。

廣
通
橋
是
朝
鮮
時
代
建
造
清
溪
川
時
規
模
最
大
的
一
座
橋
，

覆
蓋
的
同
時
也
重
建
出
埋
藏
在
地
底
的
東
西
，
是
清
溪
川
橋
中

景
色
最
高
雅
，
最
受
外
國
遊
客
喜
愛
的
拍
照
區
。

隧
道
噴
泉
是
在
步
道
中
間
用
拱
形
傾
流
出
噴
泉
隔
間
，
延
續

五
十
公
尺
總
共
四
十
二
個
噴
嘴
，
從
五
公
尺
高
開
始
湧
出
的
水

柱
越
過
頭
頂
，
流
向
河
川
，
噴
射
距
離
達
十
六
公
尺
，
經
過
隧

道
下
面
時
因
有
水
珠
噴
出
，
感
覺
涼
爽
。

楊
柳
濕
地
內
分
布
有
多
種
水
生
植
物
，
是
清
溪
川
最
親
近
自

然
的
生
態
空
間
，
被
指
定
為
鳥
類
保
護
區
，
是
許
多
候
鳥
的

家
。
其
中
最
靠
近
的﹁
二
水
橋﹂
有
兩
個
水
柱
相
遇
之
橋
之

意
，
是
遇
見
清
溪
川
支
流
與
中
浪
川
支
流
的
交
匯
點
，
這
兩
條

支
流
都
流
向
漢
江
，
兩
個
水
流
相
遇
就
像
是
十
指
交
握
的
樣

子
。
現
時
貫
穿
首
爾
市
區
最
繁
華
地
帶
的
清
溪
川
，
已
經
成
為

韓
國
旅
遊
的
知
名
景
點
，
更
有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城
市
規
劃
專

家
、
綠
化
生
態
學
者
，
慕
名
前
來
觀
摩
研
究
。

化濁水為清流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一踏進倒S字形的伏爾塔瓦河河灣古鎮古姆洛夫
（Krumlov），目光就被那彩色的尖塔所吸引。由
於大巴開不進這小鎮的石板小巷，我們只好在鎮
外下車，徒步走進鎮內。雖然不必用目瞪口呆來
形容，也確是有驚豔的感覺。
通往廣場中心的路，成放射形輻射出去，沿途
是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巴羅克式的建築。我們
不斷在建築物前面停留拍照，短短的路程，用了
長長的時間，還真的有點意猶未盡呢！
捷克的古姆洛夫老城中心，基本上保持了中世
紀的風貌，1989年被列為國家文化古跡，1992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放
眼望去，那哥德式古城堡是於1250年由古姆洛夫
君主Herr von Krumau建成的。它屹立在河對
岸，笑看風雲。
這座擁有「世上最美麗的小鎮」之稱的古城，

只有一萬四千一百名居民，小鎮原本靜悄悄，沐
浴在太陽與月光下，自從遊客從四面八方湧來之
後，小鎮頓時熱鬧起來了。這一熱鬧，也就帶動
了酒店和餐飲業的繁榮。我們入住的，是古堡式
四星酒店，設備當然沒有正規的同級酒店好，但
勝在帶有神秘性。我住在三樓，斜對面只有一間
房。而且需要自己提着行李爬上去，免不了氣喘
吁吁。房間裡沒有空調，只有風扇搖頭擺尾，室
內有台階，全因高低不平之故。下床須小心翼
翼，尤其是夜晚烏燈黑火，稍不留心，多跨一

步，便是梯級，容易踩空。我只好亮着桌底燈照
明，免得樂極生悲。但夜晚小鎮天氣涼爽，沒有
空調，居然也安然一覺睡到天明。
那窗口窄小，就像我們平時在電影中看到的歐

洲尖頂樓上的窗戶。從窗口望出去，這小鎮果然
景色美妙，房屋只有兩三層，顏色各不相同。我
忽然想起那年在福建雲水謠山村的日子來了，也
是很多遊客，但那裡是典型的農村，那天早上起
來，想跟同伴去遊村落，不料一敲門，早已人去
樓空，原來更有早行人，等不及，早已去先睹為
快了。雲水謠早上和晚上炊煙裊裊升起，而這裡
卻是東張西望的相機客，在到處掠影人生動態。
晚飯就在地庫裡闢成的飯廳進餐，一進去，但

見四處是昏黃的中古世紀的壁燈，頭頂的吊燈也
是古色古香。一切都那麼完美，只是食物不敢恭
維，波希米亞烤鴨、燒豬肉都不合我們胃口，我
倒是更喜歡午餐的奧地利燒豬肋骨和香氛汽水。
和我們同桌的兩個年輕女律師，一看擺上來的肉
類，低語幾聲，好像商量甚麼，然後就對我們
說，慢慢吃；起身離開了。我們也不好追問，心
想，大概她們也吃不慣，出去自找合意的飯菜去
了吧？我這才想起，酒店附近便有一家中菜館。
那菜館附近，昨晚我路過，看到有幾個少男少

女，看來是台灣人，穿上當地民族服裝，扮成捷
克人嘻嘻哈哈在那裡擺姿勢照相。照完了，便走
到餐館一邊去換妝。來來回回，自得其樂。晚風

爽爽拂過，廣場的長椅上，有兩三個乘涼的男女
老年人，中央雕像下，有個男藝人在拉小提琴，
歡快的樂聲，讓我想起《晚風》這首曲子，思緒
一下子飄得很遠很遠……
那一切有如世外桃源般寧靜，我暫時忘卻了遠

處的人來人往，只沉醉在那一方歡樂天地裡；直
到夏日夕陽在九點左右西沉，直到月亮從東邊升
起，直到我們戀戀不捨地起身離去，回房傍着小
鎮之夏夜入眠。
早餐後，小鎮靜悄悄，我們沿着石板小路散

步，走到一處咖啡座，四周靜靜，露天咖啡座
上，只有一個早起的中年男人，默默地吃着早
餐。再呆一會，又有另一個男人來到，他坐在另
一頭，也是不言不語，低頭讀報紙。我走到小巷
深處，但見有一架古老水車，一動不動，大概已
經不再運轉了吧？而許多住家的窗台，都擺上幾
簇盆花，在豔豔地盛放。
走到伏爾塔瓦河畔，只見河水靜靜流淌，我們

走過木橋，有兩個貌似吉卜賽人的年輕藝人，坐
在橋的走道上，男的彈吉他，女的拉小提琴，神
情是那麼悠然，完全不像在討賞。這小鎮人家沉
默，好像還在夢幻中，沒有醒來。藍天上白雲輕
輕飄飛，遠方是草地，河面有在划舟戲水的年輕
男女，河岸四周的房子，一律用黃色屋瓦，屋頂
曲線輕輕舒展，錯落有致，中間是高聳的教堂。
石板街、流水、橋堤，構成了古鎮靈魂的一切精
華。沿着寬寬窄窄、曲曲折折的小路往前行，兩
邊是小店舖，一家著名的古董店門口，一對老夫
婦在悠閒地度過他們的黃金歲月。也有販賣當地
特色小吃的店舖，但供應有限，未到鐘點，已經

關門，貼着的大概是「明天請早」之類的告示
吧？我不懂得捷克文，只好如此猜想。
爬上古城區的城堡，途中看到兩旁的下方有幾

隻黑熊，我們居高臨下俯瞰，千呼萬喚始從洞裡
爬出來，牠們圍着那橫擱的木頭轉，偶爾一聲低
吼，好像是遠方隱隱的雷聲。此時，教堂的鐘聲
噹噹傳來，悠揚空中。它每15分鐘便重複一遍。
我從城牆上俯瞰，小鎮風光盡在眼底。古堡塔是
全鎮最高的建築，也是最明顯的坐標。從這裡俯
拍，是全鎮最好的取景點；難怪許多旅人流連忘
返，忙得手忙腳亂，只怪爹娘少生了兩條腿了。
古姆洛夫，在德語中是「高低不平的草地」的

意思。但走在這小鎮，我絲毫沒有高低不平的感
覺；只覺得這是極有吸引力的地方。那天我走到
平台上，有一群遊人喧嘩着走來。我真想說一
句：請你們放慢腳步，安靜欣賞這小鎮的早上風
情好嗎？

河灣古鎮

百
家
廊

陶

然

非
法﹁
佔
中﹂
已
經
持
續
一
個
多
月
，
近
日
網
上

流
傳
某
幼
稚
園
以﹁
佔
中﹂
為
題
，
讓
學
生
抒
發
對

近
日
香
港
社
會
情
況
的
感
想
。
事
件
引
起
社
會
各
界

關
注
，
除
了
就
讀
該
幼
稚
園
的
學
生
家
長
、
教
育

界
、
商
界
等
表
示
關
注
，
就
連
警
務
處
日
前
也
公
開

譴
責
這
是
非
常
不
負
責
任
的
行
為
。

一
直
以
來
，
法
治
制
度
是
香
港
的
核
心
價
值
，
香
港
警

隊
專
業
的
執
法
達
到
國
際
標
準
，
我
們
一
直
引
以
為
傲
。

今
天
各
方
衝
擊

我
們
的
法
治
基
石
，
保
衛
和
尊
重
法
治

精
神
實
屬
每
一
位
市
民
應
盡
的
公
民
責
任
。

很
多
人
都
覺
得
不
應
該
在
學
校
提
及﹁
佔
中﹂
行
動
，

然
而
這
個﹁
佔
中﹂
行
動
確
確
實
實
影
響

香
港
市
民
每

一
天
的
生
活
，
教
育
工
作
者
該
怎
樣
處
理
這
個
議
題
呢
？

畢
竟
把
生
活
結
合
教
學
，
是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責
任
，
而
且

事
情
每
天
在
各
大
報
刋
、
電
視
大
幅
報
道
，
老
師
們
總
不

能
隻
字
不
提
吧
，
所
以
老
師
在
校
園
內
提
到
今
天
社
會
發

生
動
亂
實
在
無
可
厚
非
。
不
過
，
根
據﹁
皮
亞
傑
道
德
發

展
論﹂
，
小
孩
在
8
歲
前
︵
幼
稚
園
至
初
小
階
段
︶
是
有

認
知
和
自
我
中
心
的
局
限
，
所
以
他
們
根
本
不
理
解
社
會

規
範
，
只
會
服
從
權
威
。
孩
子
要
到
高
小
或
中
學
踏
進
具

體
運
算
階
段
，
身
心
發
展
漸
趨
健
全
，
才
能
夠
明
白
較
深

層
次
的
問
題
。
一
個
有
名
的
實
驗
例
子
，
告
訴
小
朋
友

﹁
一
個
小
男
孩
偷
糖
逃
走
時
，
不
小
心
過
馬
路
給
汽
車
撞

倒
了﹂
，
然
後
問
孩
子
為
什
麼
小
男
孩
會
給
汽
車
撞
倒
，

孩
子
們
回
答
會
是﹁
因
為
偷
了
糖﹂
，
而
不
會
想
到
是
因

為
小
男
孩
不
小
心
過
馬
路
才
會
被
汽
車
撞
倒
。
套
用
在
今

天
的
情
況
，
有
學
校
和
老
師
稱
可
以
以
政
治
中
立
的
原
則
去
向
孩
子

解
釋
為
什
麼
警
察
施
放
催
淚
彈
，
實
是
以
偏
概
全
，
因
為
當
老
師
提

問
到
一
些
是
或
非
題
時
，
語
氣
上
已
經
有
引
導
性
。

就
如
聖
公
會
教
省
日
前
的
聲
明
所
強
調
：﹁
不
應
也
不
可
將
政
治

之
風
帶
到
學
校
場
所﹂
。
政
治
立
場
絕
不
應
放
在
幼
稚
園
及
小
學

內
。
然
而
撇
開
政
治
立
場
的
偏
頗
，
當
成
社
會
議
題
，
我
們
可
以
從

其
他
角
度
讓
學
生
了
解
事
情
，
譬
如
警
隊
盡
心
執
法
，
我
們
應
該
表

達
感
謝
；
道
路
堵
塞
會
為
市
民
生
活
帶
來
什
麼
影
響
；
示
威
行
動
製

造
的
大
量
垃
圾
，
對
環
境
又
構
成
什
麼
影
響
等
等
。

為
了
香
港
繁
榮
穩
定
，
希
望
各
方
冷
靜
尋
求
可
行
方
案
，
全
面
落

實
二○

一
七
年
一
人
一
票
普
選
行
政
長
官
，
非
法﹁
佔
中﹂
早
日
結

束
。
讓
我
們
一
起
為
香
港
美
好
未
來
努
力
，
共
圓
普
選
夢
！

幼兒教育不應談政治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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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被譽為高雄的經典作
品，是「車衣」「車」出來
的。 作者提供圖片

■古鎮風光。 作者提供圖片


